与“小板鸭”重逢

（一）与“小板鸭”重逢
2008年9月30日上午，在金陵中学60年代校友签到处，一位身材不高，头发已花白的校友向我走来，他一口就叫出了我的名字。我看着他熟悉的笑容，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。他说：“我是初一（1）班的杨季南。”“哦--，是不是那个顽皮的小不点？”“是的，是的，我外号叫‘小板鸭’，那时很调皮。说我的名字别人不一定知道，提起 ‘小板鸭’，很多人都知道。”我连声说：“谢谢你，还记得我的名字； 对不起，我把你的名字忘了，外号也记错了。”是啊，离开学校40年，校庆120周年能在母校重逢，真令人高兴。我立刻请同学为我俩拍照留念，然后，就谈笑风生，留下网址，随各班同学集合，到大操场去参加校庆活动了。
与“小板鸭”的久别重逢，再次构起了我对金陵中学生活的一段回忆：
“小板鸭”，对南京人来说是一个亲切可爱的绰号，说起与他的相识相知，还得从1965年9月说起。开学不久的一天，班干部通知我说：“蓝老师（班主任蓝华章）找你有事情。”我在东课堂二楼办公室找到蓝老师，老师说： “我们学校有一个好的传统，实行高中班向初中班派辅导员制度，目的是要做好传帮带，也是培养自身的工作能力。我们高一（1）班对口的是初一（1）班，班里要派你去当辅导员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我不敢推辞，只好壮着胆子去了。后来，我经常参加初一（1）班的班会，会后与班委商讨工作，还与小同学谈心。“小板鸭”活跃顽皮，单纯可爱，常跟我讲他认为有趣的事，我听了也笑个不停，时间长了，他对我无话不谈，甚至连偷偷放了别人自行车气这类的事都告诉我。我批评过他，表扬过他，也鼓励他为班级做好事。在他自身的努力下，进步很快，学校里也有些名气。1966年6月，由于“文革”，学校停课了，辅导员工作就停止了，我和“小板鸭”的联系也减少了。9月份的一天，“小板鸭”突然找到我说：“在西课堂，一些学生对老师采取了革命行动……”我一听，马上跟他讲：“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是错误的，而且极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”他问我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你赶快找几个同学，想办法一定把老师解救出来。”“小板鸭”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，立刻找了一个同学，悄悄溜进西课堂二楼，在教室后面解救了那位老师。1967年以后，学校完全瘫痪；1968年，学校想复课也没有成功，我和“小板鸭”就没有见面了。1968年底，我们“老三届”学生，陆续上山下乡，各奔东西了。时间一长，我把“小板鸭”这个绰号也给忘了，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小兄弟。虽然我在外地，很少回南京，但是在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我不止一次地和同学谈起过他的故事，也曾打听过他的下落。由于不是一个班的同学，我又记错了他的外号，所以一直没能如愿。
120周年校庆，我们为母校祝贺，为母校骄傲，也为是金陵中学的校友而自豪。现在我们已步入轻老或将步入轻老，“老三届”毕业生还能为金陵中学做些什么，发挥余热为母校添光吧! 祝愿校友幸福安康！特写此文，是给“小板鸭”的也是给其他校友的。
为校庆，本人自得其乐作诗一首，也顺便献给校友：
戊子两轮回，金陵骏骥归。钟楼叙旧事，硕果报春晖。
（1968届高中（1）班 谢金才 2008年10月3日）

（二）应和“与小板鸭重逢”

——为了忘却的纪念
谢金才是我曾就读的南京十中原68届初一（1）班的对口班的辅导员、我的学长。
当年，他给我的印象是：不多言语，不张扬，性格略显内向。但做事极认真，负责。是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人。在我短暂的十中求学生涯中，他的身影几乎贯穿始终。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高中同学。
虽然他在“重逢”一文中提到的事，我几无记忆。但我们班有事都喜欢对他说，遇到问题都喜欢找他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当年他对我们的帮助是多方面的；由于辅导员的特殊位置，他在我们班起的作用，也是班主任老师远不能及的。
初中一年，是我总共享受到6年的正规课堂教育的最后一年。我在短暂的时间内，如果说多少得以汲取些许母校之神韵！与谢金才是分不开的。这也是40多年后，我一眼就能认出他来的原因所在。他是我的良师益友！
我们的母校之所以百年长盛不衰，靠的就是师、生相互之间，做人、做学问的孜孜以求、代代相传！
由于我与他同班的竺祖慈一直都有联系，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他在武汉工作。也以一直未能再见面而颇感遗憾。120周年校庆，终于了却了我一桩心愿！
 想当年，他当我们辅导员时16岁，我12岁；而今再聚首，我俩都及近耳顺。真可谓：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”

40多年间，沧桑巨变，物是人非！所不变的是我们共同的母校情结！是共同的相互牵挂！
老谢，与你相约： 130周年校庆（2018年）再聚首！ 好吗？谢谢你，学长！谢谢！
（1968届初中（1）班   杨季南）


辅导员（左）和“小板鸭”（右）

 

